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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空虚到充实》（短篇小说集）：1931年1月5日初版，上

海联合书店出版，首印1500册。封面大小为 18.4厘米×13.2
厘米 。无序跋。内收《三天半的梦》《报复》《从空虚到充实》

《搬家后》《三太爷与桂生》《三弟兄》共6篇。现代书局1933年
9月15日二版，印刷1000册。文光书局1937年7月二版时，书
名改为《三兄弟》。特别说明：《中国现代作家大词典》（中国现
代文学馆编，新世界出版社1992年版）及中国作家网上有关张
天翼著作书目的介绍有误：初版本的出版社应为上海联合书
店，而非现代书局。

《鬼土日记》（长篇小说）：1931年7月初版，上海正午书局
出版，精装，首印1000册。封面大小为19.1厘米×12.8厘米。
无序跋。作品不分章节。

《小彼得》（短篇小说集）：1931年11月20日付印，1931年12
月15日初版，上海湖风书局出版，为“文艺创作丛书”之一种。
封面大小为18.6厘米×12.5厘米。无序跋。内收《小彼得》《皮
带》《二十一个》《稀松的恋爱故事》《面包线》《寻找刺激的人》《猪
肠子的悲哀》共7篇。春光书店1936年4月二版。特别说明：

《中国现代作家大词典》及中国作家网上有关张天翼著作书目
的介绍有误：初版本出版社应为湖风书局，而非春光书店。

《齿轮》（长篇小说）：署名铁池翰（长江书店1936年9月初
版，书名改为《时代的跳动》，署名为“张天翼”），1932年9月30
日初版，湖风书局出版，为“湖风创作集”之一种。封面大小为
18.7厘米×12.9厘米。无序跋。不标章节。关于为何署名“铁
池翰”，张天翼的好友草明说：“……在分手时，罗西和张天翼相
约：今后要是政治情况恶劣，他们的笔名改换一下，张天翼叫铁
池翰，他叫欧阳山……”（参见《张天翼和〈现实文学〉及其他》）。

《一年》（长篇小说）：1933年1月10日付排，1933年4月1
日初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为“良友文学丛书”第5
种。精装，首印 2000 册。封面大小为 17.9 厘米×12.5 厘米。
卷末有《后记》，内分《社会问题讲座》《梅轩老先生》《弟兄们》

《两种赋闲》《痛苦》《玫瑰与耳光》《两甥舅》《祸不单行》《会馆
里的客人》《消息》共10章。

《蜜蜂》（短篇小说集）：1933年5月15日初版（同年12月
出第二版），上海现代书局印行。为“现代创作丛刊”之一种。
首印2000册。封面大小为18.4厘米×13厘米。卷首有作者

《自题》，内收《路》《宿命论与算命论》《最后列车》《梦》《仇恨》
《和尚大队长》共6篇。

《脊背与奶子》（短篇小说）：1933年初版，良友图书印刷公
司出版，为“一角丛书”（赵家璧主编）之一种。64小开本，62个
页码，定价1角。

《反攻》（短篇小说集）：1934年5月初版（同年10月二版），
上海生活书店印行，为“创作文库”（傅东华主编）第2种。封面
大小为 17 厘米×11 厘米。精装，无序跋，内收《成业恒》《反
攻》《脊背与奶子》《丰年》《一件寻常事》共5篇。

《移行》（短篇小说集）：1934年9月1日付排，1931年10月
20日初版，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精装，首印3000册。为“良
友文学丛书”（赵家璧主编）第13种。封面大小为17.8厘米×
12.4厘米。无序跋，内收《包氏父子》《保镳》《我的太太》《直线
系》《朋友俩》《笑》《温柔的制造者》《移行》《欢迎会》共9篇。

《团圆》（短篇小说集）：1935 年 12 月初版（1936 年 2 月二
版、1936年4月三版、1939年11月五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印行，开明书店经销，为“文学丛刊”（巴金主编）之一种。封面
大小为17.4厘米×12.3厘米。无序跋，内收《团圆》《奇遇》《报
应》《小账》《蜜月生活》《请客》共6篇。

《畸人集》（小说、剧本合集）：1935年11月20日付排，1936
年1月20日初版（1945年7月二版，分上中下三册，晨光出版
公司1949年1月删订二版），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精装，首
印2000册。为“良友文学丛书”特大本之一种。封面大小为
18.9厘米×13.2厘米。卷首有《前记》，内收《畸人手记》《善女
人》《仇恨》《出走以后》《面包线》《一九二四——三四》《梦》《呈
报》《小彼得》《路》《猪肠子的悲哀》《鬼土日记》《二十一个》《皮
带》《找寻刺激的人》《搬家后》《三太爷与桂生》《稀松的恋爱故
事》《荆野先生》《报复》《菩萨的威力》《蜜蜂》《时代的英雄》和

《老少无欺》共24篇。
《清明时节》（中篇小说）：1936年2月初版（1936年7月二

版、1943年3月三版，文化生活出版社1946年10月删订初版，

为单篇小说），上海文学出版社，上海生活书店总经销，为“小
型文库”之一种。封面大小为16.8厘米×10厘米。无序跋，内
收《清明时节》《抢案》《友谊》共3篇，另附创作谈1篇。

《万仞约》（短篇小说集）：1936 年 3 月初版（同年 8 月二
版），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为“创作丛书”（文学研究会）之一
种。封面大小为 17.2 厘米×10.8 厘米。无序跋，内收《儿女
们》《善举》《巧格力》《老明的故事》《教训》《万仞约》共6篇。

《洋泾浜奇侠》（长篇小说）：初版时间不详（注：版权页没
有标注初版本出版时间，但该书《题记》的写作时间有“1936年
4 月”字样），上海新钟书局出版，首印 1500 册。封面大小为
18.4厘米×13厘米。卷首有《题记》，内分《到了上海》《八字脚
文化之子》《女侠的飞泥丸子》《收服厨子》《拜见太极真人》《太
极真人的法力》《救国捷径》《恋爱不忘正道》《疏财仗义的秘
诀》《奇侠与新道德》《失恋》《活神仙现原形》《十三妹》《飞剑杀
敌》共14章。

《追》（短篇小说集）：1936年11月初版（1941年6月三版、
1944年5月内一版、1947年1月五版、1949年3月六版），上海
开明书店发行，为“开明文学新刊”之一种。封面大小为19厘
米×13.3 厘米。无序跋，内收《砥柱》《度量》《一件小事》《照
相》《旅途中》《蛇太爷的失败》《中秋》《追》共8篇。

《春风》（短篇小说集）：1936 年 11 月初版（1937 年 3 月二
版、1939年2月三版、1948年10月五版），文化生活出版社印
行，为“文学丛刊”第三集之一种。封面大小为17.3厘米×12.3
厘米。无序跋，内收《贝胡子》《严肃的生活》《讲理》《蜜味的
夜》《一个题材》《规训篇》《春风》共7篇。

《在城市里》（长篇小说）：1937年3月20日付排，1937年6月
30日初版（晨光出版公司1948年2月初版、1949年2月二版），良
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为“良友文学丛书”第36种。精装，首印
2000册。封面大小为17.9厘米×12.3厘米。无序跋，共26章。

《同乡们》（短篇小说集）：1939年4月初版，上海文化生活
出版社出版，为“文季丛书”之一种。封面大小为18.7厘米×
12.8厘米。无序跋，内收《夏夜梦》《侣伴》《同乡们》《路宝田》
共4篇。

《速写三篇》（短篇小说集）：1943年1月初版，文化生活出
版社出版，为“文季丛刊”第22种。内收《谭九先生的工作》《华
威先生》《新生》共3篇；校订本，1963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32开，平装，首印32500册。

以下几本图书笔者未见到实物，现根据《中国现代作家大
辞典》《张天翼文集》相关介绍简列如下：

《秃秃大王》（童话）：1936 年 9 月初版，兴华书局出版。
1937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再版。而在《张天翼文集》（第7卷）有
这样的记载：“收于上海多样社出版部1936年9月初版《秃秃
大王及好兄弟》（多样丛书第四种）”两者对初版本的认定有矛
盾之处，到底哪个为真，也请读者予以明鉴。

《大林和小林》（童话）：1933年10月初版，上海现代书局
出版。

《奇怪的地方》（中篇小说）：1937年初版，文化生活出版社
出版。

《谈人物描写》（理论）：1942年初版，作家书屋印行。

二
从表一（图表见文后），我们可以得出，张天翼是一位高产

作家，他10年中出版了23部著作，涵盖小说、儿童文学、剧本、
文学理论等文类。在这23 部著作中，仅在左联时期（1931—
1936）就有18部著作问世。可见，他加入上海左联后，受左翼思
潮的影响，创作进入巅峰状态。1936年是上海左联组织解散的
一年，他的创作非但未受影响，反而达到最高峰（一年出版5部
著作，实属罕见）。1937年后，产量骤然下降，但思想及艺术手
法更为内敛、成熟，创作出了《华威先生》《谭九先生的工作》《新
生》等更为成熟的讽刺作品。这些作品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文

学史上的地位。古典形态的讽刺文学在晚清达到顶峰（比如
《儒林外史》），然而，在新文学百年历史进程中，讽刺文学却成
了一个稀有品种。一生致力于讽刺文学创作的也无非就是张
天翼、沙汀、高晓生、乔典运这么几个屈指可数的作家，其他如
鲁迅、钱锺书、陈白尘等都是偶有所作。因此，在讽刺成为冰
块，作家缺乏自醒、自嘲的当下，张天翼的艺术经验是弥足珍贵
的，其文学遗产当好好的研究和继承。

从表二、表三（图表见文后），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小说往
往能够一版再版，以每次印刷2000册为基准当量，而这个首印
册数为中国新文学版本最为常见的印量。如果初版本不被出
版家看好，或者作家自费出版，一般以1000册或500册为基准
当量。如果初版本销售完毕，二版、三版、四版……其印量一
般都等于或大于初版本印量，这样，我们可以大体得出，张天
翼的大部分小说集一般都能达到4000册以上，他的大部分小
说集都能再版，像《追》能高达六个版次（总册数达1万以上），
这都说明，张天翼在民国时期的图书是颇受读者欢迎的，可归
入畅销型纯文学作家行列。

从表四（图表见文后），我们可以看出，以良友图书印刷公
司、文化生活出版社、现代书局为代表的民营书局为新文学发
展，特别是左翼文人图书出版作出了巨大贡献。如果没有以
赵家璧、巴金、傅东华为代表的总编辑们的慧眼识珠和无私奉
献，那么，在1930年代国民党极其严格的书报审查制度下，以
张天翼、胡风、萧军为代表的左翼青年作家要想顺利出版自己
的带有鲜明左翼色彩的著作，那几乎是不可能的。1932年，张
天翼在湖风书局以笔名“铁池翰”出版长篇小说《齿轮》，就是
为对抗恶劣的政治环境而迫不得已使用的策略。但自此以
后，他就再也没有用过另外的笔名，这大概与其对出版社的选
择有关。从上述材料可知，他的著作大都在由非左翼文人主
办的书局出版，这自然就减少了不必要的麻烦，因为这些出版
机构的负责人或总编辑大都为自由派人士，且对新文学钟爱
有加，因此，与湖风书局这样的具有纯然左翼色彩的出版机构
相比，他们受到国民党书报审查制度的约束也就相对弱一
些。张天翼的作品被屡屡选入上述出版社富有影响力的文学
丛书，使得其文学形象及影响力得到快速传播。比如，良友公
司将张天翼当作“良友文学丛书”（赵家璧主编）的重要作家，
不但收入《一年》《移行》《在城市里》三册书，还出版了特大本

的《畸人集》（808页）。以如此精美的装帧、高质量的印刷（纸
张为米色道林纸）及全方位的包装推介一位刚出道没几年的
文学青年，不仅彰显了良友公司服务并深度介入新文学发展
进程的深远而伟大的战略眼光，也显示了1930年代文艺出版
社与文坛互动发展的良好生态。由巴金担任总编的文化生活
出版社也对张天翼宠爱有加，《团圆》《春风》《速写三篇》都被
选入“文学丛刊”系列。由此看，作为出版家的赵家璧和巴金
对张天翼的快速成长及文学史地位的初步形成也作出了重要
贡献。除此之外，他们在图书广告中对张天翼作品的文学价
值做了精当而准确的定位。这些出版社的负责人或总编辑不
但是出版家，还大都是作家或批评家，更有甚者，像巴金、郑振
铎这样的编辑兼有上述三种身份，因此，他们对作家作品的阐
释和定位往往都是非常精准的。比如：“……他有了不起的事
态讽刺的才能，被生活底纷乱弄钝感了，广大读者一定要求他
不断地开拓，但是我们更不能忘却的是他创造人物的本领，预
想他要更深地更广地浸入现实生活，写出这个时代的典型。”
（《在城市里》封面广告）“作者是中国的新进作家。……写小官
僚阶级的窘状。在深远的幽默味以外，带着深刻的讽刺。”（《移
行》内页广告）这不仅是面向普通读者的宣传广告，也是言简意
赅的小论文了。后来文学史家也基本在此基础上做出分析，比
如，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张天翼的评判就是如此。

若单从物化形态来看上述初版本，版本众多、版式多样、
形态各异，内容丰富。开本从16开、24开、32开到64开，装帧
从传统的平装到西式精装（比如布面装），纸张从粗糙的国产
纸到从国外引进的质量甚高的道林纸……可以说，民国时期
出版印刷行业的大部分技术信息及文人审美情趣，都能在上
述版本中得到很好的反映。由此，笔者认为，对张天翼民国时
期初版本进行系统整理和详细校勘，既为新文学版本学、目录
学、文献学研究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也为后人考察那个时期
的纸张生产、印刷技术、新闻制度提供了鲜活的材料，当然，更
为重要的是，因为这些版本自成体系，虽为一个人的著作目
录，但也比较全面地记录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图书出版与新
文学互动发展的整体样态，还原了作家经典化形成过程中那
最具现场性的历史风景。可以说，物化形态的新文学版本并
不是安静地躺在博物馆里的历史遗物，它们是有生命的，它们
的生命超越时间和空间，使得被简化掉的历史得以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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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翼民国时期著作初版本校勘及若干问题说明
□张元珂

1978年，对整个中国文艺界来说，是一个极
其重要的年份。“文革”动乱的阴霾开始逐步散
去，拨乱反正的大幕逐步拉开。3月，文化部举行
揭批“四人帮”万人大会，在“文革”中受到冤枉的
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得到了平反。5月，中国作协
正式恢复工作，《人民文学》《诗刊》《文艺报》等重
要文学刊物相继复刊，一片沉寂的文坛开始重新
焕发生机和活力。在这样一个生气勃勃的氛围
里，“文革”中饱受苦难的张天翼也重新焕发了文
学热情。他原为《人民文学》主编和中国作协重要
领导，“文革”期间被打成“走资派”、执行文艺黑
线的干将。1969年12月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
参加劳动。此前，张天翼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
1940年代曾因患病长期休养，直到1948年才逐步
痊愈。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之生活动荡颠沛流离，
他的身体也是越来越虚弱。1972年4月，因为身体
状况欠佳，张天翼被批准由湖北咸宁“五七”干校
返回北京休养。不幸的是1975年1月，他又患脑血
栓，一度失语，半身不遂，后在家人的精心照顾和
调养下逐步恢复行动能力和语言能力。虽然从失
语和瘫痪的危险中走了出来，但在这样的身体状
况下，张天翼想像过去那样进行写作和参与文学
活动显然已经不可能了。但是张天翼依然在努力
的发挥着一个革命工作者的“余热”，在他力所能
及的范围内推动着重获新生的中国文学尤其是儿
童文学重新踏上征程。

在张天翼的文学征途上，儿童文学显然是一
方重镇。他在1930年代就创作了《大林和小林》
这样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新中国成立后，繁忙
的工作之余，他仍然坚持写作，家喻户晓的《宝葫
芦的秘密》等作品就是创作于1950年代。他在儿
童文学领域的默默耕耘显示出他独特的文学理
念，也更突显了他对于儿童文学的热爱与执著。
由于有着丰富的儿童文学创作经验，张天翼对于
儿童文学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感悟，儿童文学之于
广大儿童的成长有着重要的教育意义。因此，在

“文革”结束后新文学整装待发的时刻，张天翼多
次呼吁加强对儿童文学的重视和创作。本文所论
及的几次发言稿均与他对儿童文学的“大声疾
呼”有关。

1978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召开少
年儿童文学作家座谈会，这是“文革”结束后第一
次召开儿童文学座谈会，张天翼作为儿童文学的
重要代表作家被邀请参加，但此时的张天翼身体
抱恙，未能亲自到场，他写了一份发言稿送交大
会，这份发言稿的题目为《再为孩子们讲一句
话》，发言稿的内容如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这个会，我打心眼里高
兴。因为重病，我不能参加，不能和大家交谈，但
我要尽力表明一点我的心意。

过去，我曾经多次为孩子们讲过话，今天，我
还要再为孩子们讲一句话：孩子们需要文艺作品。

我国有两亿儿童，可是给孩子们写作的叔
叔、阿姨少得可怜。过去，毛主席，党中央一再关
心、过问过儿童文学，也曾经产生过一些好作品，
但都被“四人帮”打入冷宫，孩子们读不到。现在，

“四人帮”粉碎了，华主席非常关心儿童文学，我
们又有了写作条件，让我们赶快把孩子们从饥荒
中救出来吧！

儿童文学是重要的教育工具。它关系着我们
后一代走什么道路、做什么样人。我们都有子女，
都希望把自己的子女教育成有用的人——共产
主义的接班人，能为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的人。
那我们就拿起笔来为孩子们写作吧！我还希望有
关的部门都能经常关心、注意儿童文学，不要只
到每年“六·一”节才想起儿童们。

至于我呢，目前因为生病，不能到孩子们中
去，不能创作，但只要我一息尚存，一定努力锻
炼，争取将来继续为孩子们——为那些我在病榻
上也难以忘怀的、我亲爱的孩子们，创作，创作，
再创作！

一九七八年五月
这份发言稿发表在1978年6月1日的《人民

日报》上，后来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张天
翼文集》第9卷中。从发言稿略显笨拙的字体中
可以看出当时张天翼的身体状况不甚理想，张天
翼写得一手好字，笔法遒劲，这在他的朋友圈里

是尽人皆知的，然而仔细查看这份发言稿手稿，
字体上已经退却了早年的那份挥洒自如，读者很
容易想象出彼时那个正被病痛纠缠的老者是怎
样吃力地写下了这不长的文字。但尽管字体已经
不再那样优美飘逸，却仍然工工整整，一笔一画
均写得完整而清晰，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是张天
翼等老一辈作家们的宝贵品质，值得后人学习。

在这份简短的发言稿里，张天翼共表达了三
层含义：他首先表达了自己对这样一个主题会议
召开的喜悦，作为儿童文学作家，他对儿童文学
一直充满热情。由于20世纪中国独特的社会现
状，启蒙救亡等主题长时间成为文学写作的主
流，儿童文学虽然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相比
于其他类型的文学，它显然处于一种“弱势”的地
位，这样一次主题会议的召开不仅意味着文学

“春天”的到来，更意味着儿童文学获得了一种认
可和重视，迎来了发展的良机。因此，张天翼的

“打心眼里高兴”也就很容易理解了。除了表达自
己的喜悦之情，张天翼所表达的另外一个主题
是：“孩子们需要文艺作品”，他们正处于“饥荒”
之中，身为长辈的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尽快地创作
出更多的儿童文学作品来。在他看来，“儿童文学
是重要的教育工具”，是孩子们人生成长不可或
缺的精神养分。在这里，张天翼不仅设身处地地
站在孩子们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也以“少年强则
国家强”的理念放眼祖国未来的发展。尽管儿童
文学不应该仅仅当做是一个教育的“工具”，但儿

童文学的“工具”功能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作为
一个独特的文学形式，儿童们从故事中获取的成
长远胜于家长和老师们的直白说教。张天翼作为
一个有着丰富创作经验的儿童文学作家清晰地
看到了儿童文学的这一价值，因而发出了这样的
呼喊。发言稿的第三层意思是表达“老马奋蹄”的
赤诚之心，只要“一息尚存”，仍将继续战斗下去，
用手中的笔为孩子们的成长、为祖国的发展添砖
加瓦。读这份发言稿，读者能清楚地感知到作者
的赤诚之心，那燃烧的热情温暖着冬春之交的中
国文学，也感动着万千读者。

就在这次座谈会召开不久，5月27日，中国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文员会第三次扩
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被称为“文艺界拨
乱反正的一次盛会”。会议的讨论主题不局限于
某一类型文学，而是面向所有的文学领域，反思
过去，展望未来。一大批知名作家参加了这次座
谈会，张天翼也收到了邀请，但同样因为身体原
因，张天翼未能亲自到场，他向大会提交了一份
名为《责任与希望》的发言稿，在这份发言稿里，
张天翼回顾了“文革”10年的深刻教训，，呼吁大
家响应党中央号召，“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

“迅速改变‘四人帮’破坏造成的缺少各种文艺作
品的状况”。他尤其强调的是：“我们不仅需要创
作给成人看的文艺作品，而且要创作适合少年儿
童看的儿童文艺作品。我们有责任把广大青少年
一代从文化饥荒中救出来。”张天翼的这次呼吁

与他不久前在儿童文学座谈会发言稿中的呼吁
是一致的，他深刻认识到儿童文学作品的匮乏，
而我们的青少年一代的成长又是如此的急迫，我
们的创作必须尽快适应和满足这样的一种需求。

张天翼对于儿童文学发展现状和形势的判
断是否符合当时的历史现状呢？是否代表了当时
人们的现实需求？同年10月，他在另外一次会议
上的发言稿为我们提供了答案。1978年10月17
日，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在庐山召
开。因为生病，张天翼同样未能亲自到场，但他仍
然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名为《不能辜负孩子们的期
望》的发言稿。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发言稿里，
张天翼提到了他的小读者们给他的一些来信，这
些小读者从《人民日报》上读到了张天翼《再为孩
子们讲一句话》的发言稿，发言稿触动了他们的
内心，引发了他们的共鸣。因此，他们给张天翼写
信表达他们的激动心情。在发言稿中，张天翼提
到，江西一位14岁的小读者在给他的信中写道：

“看到您在病榻上用左手写下的‘为孩子们
写作，把孩子们从饥荒中救出来！’的热情呼吁，
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回想起两年前，‘四
害’横行的日子里，有谁来关心我们少年儿童？又
有谁敢于为我们少年儿童说话呢？那时候，我们
幼小的心灵也受到了‘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刻下
了‘闹而优则仕’的痕迹，宝贵的时光都消磨在无
趣的玩耍和无情的殴斗之中，实在太可惜了……
今天，党中央把我们从‘文盲加流氓’的歧道上拯
救出来，给我们指出了学好文化知识，向现代化
进军的光辉前程。我们如饥似渴地渴求知识，而
您老一辈的作家能洞察我们的心灵，说出我们的
心声，为我们呼吁，为我们创作，您关心爱护我们
的精神，我由衷地感谢和敬佩……”

从小读者的信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年轻
一代对于知识的渴求，因而，对于道出了他们心
声，感知到他们心灵痛苦的张天翼，他们充满了
感激。这封小读者的信印证了张天翼对于当时社
会现实的判断。因此，他呼吁“不能辜负孩子们的
期望”，要尽快的推动儿童文学的发展，使之适应
时代的需要。站在新世纪的今天，回望儿童文学
在“文革”后30余年的发展历程，不能不感慨张
天翼的大声疾呼充满了先知的色彩，他的呼吁与
小读者的呼应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一个窘迫现状：
风雨初晴的中国需要新的文艺作品！

1978年的张天翼已过古稀之年，年迈的他饱
受疾病困扰。文中所提及的三次发言稿均是在
未能到会场的情况下向大会提交的，他高度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充溢其间、令人动容。文学之
树的生长与葳蕤需要一代代人的同心协力，前
赴后继。而张天翼，无疑就是这样的一个典范
和“标本”。

张天翼在1978年的三份发言稿
□崔庆蕾

表三：民国时期张天翼部分初版本首印册数一览表（单位：册）

书 名 一年 移行 畸人集 在城市里 从空虚到充实 鬼土日记 洋泾浜奇侠 蜜蜂 团圆

首印数 2000 3000 2000 2000 1000 1000 1500 2000 2000

种 类

出版社
文化
生活

良友
图书

现代
书局

湖风
书局

联合
书店

正午
书局

开明
书店

商务
印书

新钟
书局

兴华
书局

生活
书店

上海
文学

作家
书屋

5 5 2 2 1 1 1 1 1 1 1 1 1

表四：民国时期各家出版社出版张天翼初版本数量一览表（单位：种）

年份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939 1942 1943

数量 3 1 4 3 2 5 2 1 1 1

表一：民国时期张天翼每年出版著作数目分布表（单位：册）

书 名 从空虚到充实 小彼得 团圆 清明时节 畸人集 追 春风 在城市里 万仞约

再版次数（≥） 3 3 4 4 3 6 5 3 2

表二：民国时期张天翼部分著作再版次数一览表（单位：次）


